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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减贫语境中的公共图书馆：职能与定位∗

周文杰　 白　 钰

摘　 要　 社会信息化程度的加深使信息贫富分化问题日益受到重视。 公共图书馆作为公益性信息服务机构，有必

要站在信息减贫立场上准确把握自身在促进信息公平过程中的职能与定位。 本研究基于用户中心视角，以《个人信

息世界量表》为测量工具，对 ７５４ 名城市居民和 ９９０ 名农村居民的信息贫富状况进行调查。 研究发现：作为公共图书

馆潜在或现实的用户，城乡两个人群中均普遍存在信息贫富分化现象；在信息资产的丰富程度方面，城市人群并不

一定比农村人群更有优势；公共图书馆的物理存在和实际使用对于城乡两个人群信息资产的丰富化都具有正向效

应。 依据以上发现，本研究解析了信息社会背景下公共图书馆的职能与定位。 表 １１。 参考文献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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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ｓｐｌａ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ｔｈｕｓ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 ｎｅｅｄ ｔｏ ｔｕｒｎ ｔｈｅｉｒ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ｔｈａｔ ｏｆ ａ ｕｓｅｒ⁃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ｏｎ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ｔｈｅｉｒ ｗｏｒｋ．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ｔｕｄｙ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ｔｈｅ ｗｉｄｅｓｐｒｅａ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ｉｖｉｄｅ ａｍｏ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ｓ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ｕｓｅ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ｗｏｒｌｄ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ｕｓｅｒ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ｗｅａｌｔｈ． Ｔｈｕｓ ｗ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ｎｅｗ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ｆｕ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ｈｉｃｈ ｍａｙ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ｔｙｌｅ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１１ ｔａｂｓ． ２４ ｒｅｆ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ｗｏｒｌｄ．　 Ｕｓｅｒ⁃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０　 研究背景

图书馆情报学领域的研究者对于信息分化

的关注由来已久。 早在 １９ 世纪末，一些政治家、
思想家和图书馆学家推动了公共图书馆运动的

发生［１］ ，其目的是通过建立和完善公共图书馆

这一制度，保障公民在工业社会中的信息获取

权利。 事实上，公共图书馆一直被视为启蒙运

动以来促进社会进步的一种“精华产品” ［２］ 。 最

近几十年来，随着社会信息化程度的进一步加

深，图书馆所处的社会环境发生了深刻变迁，图
书馆的传统业务（如图书借阅）面临信息化、网
络化的严峻挑战。 在信息社会背景下，信息作

为一种重要的资源，一方面对个人发展和社会

进步正在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由
于人们信息接受能力的差别，信息贫富分化现

象开始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社会问题。 在

此背景下，作为公益性信息服务机构的公共图

书馆，不仅需要密切关注用户的信息贫富状况

及影响因素，更亟待对公共图书馆是否可能和

如何有效参与信息贫富分化的治理等问题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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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的回答。 为此，本领域的研究者开始基于

信息社会的背景，从信息减贫的角度，重新思考

公共图书馆的职业价值和社会定位。
有学者已针对信息贫富分化现象及其与图

书馆之间的关联展开了一系列研究。 于良芝等

以中国 ６ 座城市的６ ０４８位城市居民的调查数据

为样本，分析了城市人群中的信息贫富分化现

象［３－４］ 。 通过对照图书馆用户和其他社会人群，
周文杰证实了城市公共图书馆用户的个人信息

世界在诸多维度上优于其他社会人群［５］ 。 上述

研究从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信息贫富分化的客观

存在，并将信息贫富分化现象与作为社会设计

信息空间的公共图书馆服务相关联，但由于这

些研究聚焦于对信息贫富分化现象的探索性分

析，且在样本选取的范围上也仅涉及了城市成

年人群，尚有许多重要问题亟待后续研究来解

决。 诸如，于良芝、周文杰等所发现的广泛存在

于中国城市成年人群中的信息贫富差距是否具

有普遍性，城市人群中的信息贫富分化的具体

特征有哪些，农村人群中是否也存在着类似于

城市人群的信息贫富分化现象和特征，与其他

社会人群相比，图书馆用户在信息贫富程度上

的优越性是否源自图书馆的物理存在以及他们

对图书馆的实际使用，是由于成为图书馆用户

而使其信息富裕，还是因其信息本身的信息富

裕而更高概率地成为图书馆用户？
本研究旨在承继前述于良芝、周文杰等关于

信息贫富分化的研究发现，进一步解析公共信息

服务部门与信息贫富分化现象之间的关联性。
具体而言，本研究站在用户的立场，针对公共图

书馆在信息社会背景下的职能和定位进行实证

分析，着重回答如下研究问题：在城乡二元的社

会结构下，作为公共图书馆信息服务对象的社会

人群中是否普遍存在信息贫富分化现象；作为一

种社会设计的信息空间，图书馆的物理存在与用

户信息富裕有何关联；用户对图书馆的实际使用

是否有利于其信息富裕？ 图书馆职业以公益性

信息服务为己任，以促进社会公平为基本的价值

追求。 本研究在回答上述研究问题的基础上，为

公共图书馆基于用户中心理念而进行职能转型

提出可资借鉴的建议。

１　 研究设计

１．１　 测量工具

本研究采用《个人信息世界量表》作为测量

工具。 “个人信息世界”是于良芝教授基于 ２００３
年以来所获取的 ３００ 多份访谈、调研数据，通过重

点分析其中 ４０ 位访谈对象的信息实践而归纳出

的一个用以分析人们信息贫富状况的理论框架。
于良芝提出，个人信息世界是个人作为信息主体

的活动领域，其状态由个人信息世界的内容、边
界和动力三大要素界定。 具体而言，可及信息源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ｓ）、可获信息源（Ａｃ⁃
ｃｅｓｓｉｂｌ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ｓ）、基础信息源（或称惯

用信息源，Ｈａｂｉｔｕ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ｓ）和信息资

产（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ｓｓｅｔｓ）构成了个人信息世界内容

要素的四个维度；时间、空间和智识（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Ｓｏｐｈｉｓｔｉｃａｔｉｏｎ）构成了个人信息世界边界要素的

三个维度；无意识的信息实践和知觉性信息实践

则被整合为个人信息世界的动力维度［６］ 。
《个人信息世界量表》是 ２０１２ 年以来，由于良

芝教授及其团队成员针对个人信息世界测度开发

的一个工具。 这一工具已被证明具有较高的信效

度，并对中国情境具有良好的适应性［４，５，７］ 。

１．２　 样本

如前所述，本研究着眼于中国城乡的二元

分化结构，旨在通过对图书馆用户信息贫富状

况及其对图书馆使用行为之间的关联分析，考
察图书馆干预信息贫困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为

实现此研究目的，本研究选择了城、乡两个有代

表性的样本群体。
城市样本人群来自于广东省东莞市。 东莞

市作为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崛起的工业城市，既是

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也是国内公共图书

馆体系覆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 最近十几年

来，该市经济总量一直位列全国同类城市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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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创新而出色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成就

已得到了国内外图书馆界的普遍认可，先后获得

诸多重要奖项。 显然，选择这样一座城市为样

本，对研究中国城市公共图书馆具有一定的代表

性。 截至 ２０１５ 年末，东莞市常住人口 ８２５．４１ 万

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 ７３３．１３ 万人［８］ 。 本研究通

过多阶段分层抽样，最终调查了 ７５４ 名东莞居民。
由于本研究仅将民族这一变量作为控制变量进

行分析，无意比较不同民族间信息贫富方面的差

异，因此在调查中只将民族区分为“汉族”和“非

汉族”。 所调查 ７５４ 名居民中，７ 人民族信息缺

失。 汉族 ６８９ 名，其中男性占 ５４ １４％，女性占

４５ ８６％；非汉族 ５８ 名，其中男性占 ５６ ９２％，女性

占 ４３ ０８％。 男性比例略高于女性比例。
表 １ 进一步展示了城市样本人群的收入和

职业状况。 由表 １ 可见，各职业人群的收入均显

出“中间大、两头小”的态势，这与日常生活中人

们收入状况的一般分布非常相似。 整体而言，
４ ００１—５ ５００元收入的受访者所占比重最高，占

全部城市受访者的 ３６．７４％。 本研究把城市人群

的职业分为六种类型：专业人员、管理人员、办
事人员、制造业等行业工人、销售人员、服务业

人员。 其中，专业人员大致等同于通过专业能

力认定职称职级的“专业技术人员”，这些人员

多供职于学校、医院、研究所等机构；管理人员

指在各类机构中承担管理职责的人员，例如政

府机构的领导人、企业的管理者等；办事人员则

指在各类机构（主要是机关事业单位）非专业技

术、非管理岗位从事日常事务性工作的人员，例
如，不承担领导职责的公务员、企事业单位中的

文秘人员等；由于工人类型较多，本研究侧重调

查了制造业、交通业及类似行业的从业者；销售

人员是指直接从事市场营销等活动的人员；服
务业人员则涵盖了餐饮、娱乐、家政等行业的从

业者。 对于无法归入上述类型的人员，本研究

将其纳入其他类。 由调查结果可见，本研究的

城市样本人群中各职业人群均有涉及，相对而

言，办事人员、管理人员占比较高。

表 １　 城市样本人群个人职业与月收入状况

个人月收入

（元）

职业类型

专业

人员

管理

人员

办事

人员

制造业、交通业及

类似行业工人
销售人员

服务业

从业人员
其他

合计

１ ０００ 以下 ２ ０ ３ ０ １ １ １３ ２０

１ ００１—２ ５００ ４ １ ０ ４ ０ １ ２ １２

２ ５０１—４ ０００ １０ ２６ ５１ ２７ ６ ３８ ２ １６０

４ ００１—５ ５００ ３５ ２９ ６９ ５７ １４ ２２ ４ ２３０

５ ５０１—７ ０００ ２５ ２０ ２２ １２ ３ ４ ２ ８８

７ ００１—８ ５００ １５ １５ ８ ５ ６ ３ ２ ５４

８ ５０１—１０ ０００ ６ ９ ６ ０ １ ３ ０ ２５

１０ ００１ 以上 ８ ２５ １ ０ ３ ０ ０ ３７

总计 １０５ １２５ １６０ １０５ ３４ ７２ ２５ ６２６∗

　 　 ∗由于样本量较大，每个维度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缺失值（例如有些受访者未填此项，有些受访者填的

内容明显不符合实际，如年龄大于 １００ 等）。 在针对具体维度进行计算时，消除了这些缺失值。 因此，每一个具体

维度上参与计算的实际样本数小于总样本数。

　 　 本研究还对城市样本人群的年龄和教育水

平进行了调查（见表 ２）。 就年龄而言，本研究所

涉及的城市样本人群的平均年龄为 ３０．６１ 岁；就
教育水平而言，高中到大学水平的受访者是城

市样本人群的主体，占总人数的 ８４．４３％。
本研究的农村样本人群来自甘肃省。 甘肃

省地处西北，自然条件严酷，经济发展水平长期

滞后于东部地区。 近年来，尽管甘肃各级政府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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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城市样本人群教育水平

教育水平 数量 百分比（％）
小学以下 ３ ０．４３

小学 １４ ２．００
初中 ８４ １２．００
高中 １９６ ２８．００
大专 １９７ ２８．１４
大学 １９８ ２８．２９
硕士 ７ １．００
博士 １ ０．１４
总计 ７００ １００．００

入了大量的财力，努力改善公共文化服务条件，
但由于历史欠账过多，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低，甘
肃省各级各类公共图书馆的普及程度仍然不尽

如人意。 在一定程度上，甘肃农村浓缩了现阶

段中国农村的许多特征。 截至 ２０１５ 年年底，甘
肃省共有人口 ２ ５９９． ５５ 万， 其中农村人口

１ ４８２．４９万［９］ 。 由于农村居民在文化程度、居住

环境、沟通方式等方面的特殊性，笔者组织来自

甘肃农村的在校大学生组成调查小组，通过方

便取样，在甘肃农村调查了 ９９０ 名居民。 汉族

９０３ 名，其中男性占 ４７ ６２％，女性占 ５２ ３８％；非
汉族 ７６ 名， 其 中 男 性 占 ５２ ６３％， 女 性 占

４７ ３７％。 另有 １１ 名民族信息缺失。
与城市样本人群略有不同的是，本研究所涉

及的农村汉族受访者中，女性比例略高于男性。
本研究在调查中根据农村实际对受访者所从事

的工作类型进行划分。 具体而言，把居住地位于

甘肃农村，但在本研究展开调查时不从事自雇型

生产活动（如，在自家农田上进行种植或养殖），
而是赴外地务工（如，在城市建筑工地务工）或在

居住地附近受雇于他人（如，受访者居住地周边

的企业或土地承包商）从事生产活动的人员界定

为务工者。 其中，外地务工指在城市或家乡以外

务工的人，本地务工则指在其居住地周边务工的

人。 本调查所涉及的本地从事种植和在本地或

外地务工者居多（见表 ３），占总人数的 ５９．９％。
就收入而言，月收入在１ ００１—４ ０００元的受访者

占样本人数的 ７０．８％。 上述调查结果与笔者对甘

肃农村的观察比较吻合。

表 ３　 农村样本人群个人月收入与职业状况

个人月收入

（元）
职　 　 业

本地种植 本地养殖 外地务工 本地务工 政府部门 事业单位 企业工作 其他 合计

５００ 以下 １３ １ ０ ２ ０ １ ０ １５ ３２
５０１—１ ０００ ３９ ５ ５ ２１ ０ １ ２ １４ ８７

１ ００１—２ ０００ ３８ １３ ３６ ４９ ５ ２０ ８ １１ １８０
２ ００１—３ ０００ ２５ ８ ３７ ３１ １８ ２９ １６ ０ １６４
３ ００１—４ ０００ ６ ７ ２７ ２６ ４ １９ １２ ２ １０３
４ ００１—５ ０００ ４ ４ ６ ４ ４ ６ １２ １ ４１
５ ００１—６ ０００ ２ ２ ２ ０ ２ ２ ４ ０ １４

６ ００１ 以上 ２ ２ ３ ０ ０ １ ２ ０ １０
总计 １２９ ４２ １１６ １３３ ３３ ７９ ５６ ４３ ６３１

　 　 农村样本人群的平均年龄为 ２９．９９ 岁，教育程

度大量集中在高中、中专、职业高中层次，这一层次

的人数占农村样本总人数的 ６８．０２％（见表 ４）。

１．３　 变量测度与编码

本研究的主要变量来自《个人信息世界量

表》 。 在这一测量工具中，原始变量多为二分

或多分类变量。 本研究根据这一量表的使用规

表 ４　 农村样本人群教育水平

教育水平 数量 百分比（％）
小学以下 ５１ ５．１９

小学 ７２ ７．３３
初中 １５２ １５．４８

高中 ／ 中专 ／ 职业高中 ６６８ ６８．０２
大专 ３３ ３．３６
大学 ６ ０．６１
总计 ９８２ １００．００

０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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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３，４，７］ ，对个人信息世界三要素八维度进行赋

分处理。 为方便分析，将这些变量转化为百分

制。 本研究所涉及的主要变量及其编码信息如

表 ５ 所示。

表 ５　 主要变量及编码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类型 说　 　 明

可及信息源 １ ７４３ ３１．２ ２０．８３ 定距 可及信息源维度的百分制得分

可获信息源 １ ７４４ ２７．３７ １７．８５ 定距 可获信息源维度的百分制得分

基础信息源 １ ５９１ ６３．３５ ２８．１９ 定距 基础（惯用）信息源维度的百分制得分

信息资产 １ ５９２ ３３．７９ １８．７９ 定距 信息资产维度的百分制得分

时间 １ ７４２ ３６．２２ ２１．５３ 定距 时间维度的百分制得分

空间 １ ７４４ ２６．７９ ２３．３６ 定距 空间维度的百分制得分

智识 １ ５６９ ４６．７７ ２１．０２ 定距 智识维度的百分制得分

动力 １ ４４４ ５８．１３ ２１．６６ 定距 动力维度的百分制得分

图书馆的

物理存在
１ ７４３ １．０９ ０．９９ 定类

１ ＝ 周边五公里存在图书馆（图书室），０ ＝ 不

存在

图书馆的

实际使用
１ ７４４ １．４９ １．９３ 定类

１ ＝最近半年内使用过图书馆 ／ 图书室

２ ＝最近半年内未使用过图书馆 ／ 图书室

性别 １ ７４４ １．４９１ ０．５０ 定类 １ ＝男，２ ＝女

年龄 １ ７３９ ２．６１ ０．９２ 定序
１ ＝ ０—１７ 岁，２ ＝ １８—３０ 岁，３ ＝ ４１—５０ 岁，５ ＝
５１—６０ 岁，６ ＝ ６０ 岁以上

民族 １ ７３３ ０．９９ ０．３１ 定类 １ ＝汉族，０ ＝非汉族

职业

８５５ ４．８ ２．５９

６４４ ３．２６ １．７１

定类

农村样本人群：１＝本地种植，２＝本地养殖，３ ＝外

地务工，４ ＝本地务工，５ ＝政府工作人员，６ ＝事

业单位工作人员，７ ＝企业工作人员，８ ＝其他

城市样本人群：１ ＝专业人员，２ ＝ 管理人员，３
＝办事人员，４ ＝制造业、交通业及类似工人，５
＝销售人员，６ ＝服务业人员，７ ＝其他

收入

６６８ ３．７４ １．４７

７２９ ４．１３ １．５６

定序

农村人群样本： １ ＝ ５００ 元以下，２ ＝ ５０１—
１ ０００元，３ ＝ １ ００１—２ ０００元，４ ＝ ２ ００１—３ ０００
元，５ ＝ ３ ００１—４ ０００元，６ ＝ ４ ００１—５ ０００元，７
＝ ５ ００１—６ ０００元，８ ＝ ６ ００１元以上

城市样本人群：１ ＝ １ ０００元以下，２ ＝ １ ００１—
２ ５００元，３ ＝ ２ ５０１—４ ０００元，４ ＝ ４ ００１—５ ５００
元，５ ＝ ５ ５０１—７ ０００元，６ ＝ ７ ００１—８ ５００元，７
＝ ８ ５０１—１０ ０００元，８ ＝ １０ ００１元以上

教育水平 １ ６８７ ４．９３ １．８２ 定序
１＝小学以下，２＝小学，３＝初中，４＝高中 ／ 中专 ／ 职
业高中，５＝大专，６＝大学，７＝硕士，８ ＝博士

　 　 注：①可及信息源、可获信息源、基础信息源、信息资产、时间、空间、智识和动力八个变量的原始数值通过赋

分及百分制转换，最终转化为最小值为 ０、最大值为 １００ 的定距变量。 ②城乡之间的职业类型无法直接比较，因
此，本研究仅对职业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没有将其纳入最终的回归分析。 ③由于城乡之间存在着比较大的收入

差距，为便于描述性统计分析，分别对农村和城市人群在收入变量进行编码，在最终的回归分析中，对整个样本人

群统一编码并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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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研究假设

２．１　 公共图书馆用户贫富分化整体状况检验

本部分重在为图书馆用户是否存在信息

贫富分化提供证据。 换言之，只要用户群体

中存在广泛的信息贫富分化现象，公共图书

馆就有必要将职业行为与信息贫困干预结合

起来。
最近数十年来，诸多学科领域围绕数字鸿

沟、数字不平等、知识沟等展开了大量研究。 这

些研究充分证实了信息贫富分化现象的客观存

在，并在很大程度上把信息贫富分化归因于经

济社会地位的差距。 例如，Ｌｉｅｖｒｏｕｗ 和 Ｆａｒｂ［１０］

通过对信息贫富分化领域大量研究文献进行分

析后指出，同质分层视角是迄今为止信息分化

研究的主流。 这类研究视角一般把信息视作私

有商品，认为人们社会经济地位的优劣决定其

得到这种商品的多寡。 早期的同质分层信息分

化研究以针对信息穷人与富人的研究为代表，
认为如同任何私有商品一样，拥有更多财富或

其他方面社会优势的人更容易获取和使用信

息，而且信息作为商品也可相互交换。 此类研

究至少可追溯到 Ｂｅｒｅｌｓｏｎ 于 １９４９ 年针对美国图

书馆使用情况展开的研究，这项研究发现人们

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其对图书馆的使用情况正相

关［１１］ 。 １９７５ 年，Ｃｈｉｌｄｅｒｓ 和 Ｐｏｓｔ 出版了《美国的

信息穷人》一书，验证了信息贫困与经济和社会

地位有关［１２］ 。 在同质分层视角的研究中，最著

名的当数 Ｔｉｃｈｅｎｏｒ、Ｄｏｎｏｈｕｅ 和 Ｏｌｉｅｎ 提出的“知

识沟”假说。 “知识沟”假说认为，信息流入社区

时，会进一步增大经济社会地位优势人群与劣

势人群之间的鸿沟，从而使现有的不平等更趋

恶化［１３］ 。
城乡二元结构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

特征。 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

上受到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 例如，在我国

尚不完善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中，绝大多数

公共图书馆集中于城市地区，广大农村地区公

共图书馆资源相对稀缺。 近年来，虽然“农家书

屋”“图书流动车”等旨在弥补农村地区公共图

书馆空白的项目得以实施，但城乡之间在公共

图书馆布局上的差距仍显而易见。 事实上，国
外的研究者也注意到了人们会因居住的地理区

位不同而使得信息贫富状况会有所不同。 如，
Ｃｈｅｎ、Ｃｏｒｎｆｉｅｌｄ 等基于不同的样本人群，将地理

区位的中心度（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 归结为影

响数字鸿沟的因素之一［１４－１５］ 。
综上所述，按照同质分化的思路，我国城市

（或农村）人群会因经济社会环境的相似性而信

息贫富状况趋同，而城乡之间会因经济社会环

境的相异性导致信息贫富状况差异化。 据此，
本研究提出如下两个假设。

假设 １：城市人群与农村人群内部信息贫富

状况趋同

上述假设进而可分解为如下两个可进行统

计检验的子假设：
假设 １－ａ：城市人群中的信息富裕者与信息

贫困者在个人信息世界得分方面无显著差异

假设 １－ｂ：农村人群中的信息富裕者与信息

贫困者在个人信息世界得分方面无显著差异

假设 ２：城市人群与农村人群之间信息贫富

状况不同

上述假设进而可分解为如下两个可进行统

计检验的子假设：
假设 ２－ａ：城市人群中的信息富裕者与农村

人群中的信息富裕者在个人信息世界得分方面

存在显著差异

假设 ２－ｂ：城市人群中的信息贫困者与农村

人群中的信息贫困者在个人信息世界得分方面

存在显著差异

２．２　 图书馆的物理存在及实际使用程度与用户

信息贫富状况关联分析

信息源的物理存在与人们信息活动及其后

果之间存在着紧密关联，以数字鸿沟名义展开

的关于信息贫富分化的研究为此提供了大量证

据。 目前，关于数字鸿沟最广为人知的定义是

０５５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三卷　 第二二七期　 Ｖｏｌ ４３ Ｎｏ ２２７

由美国商务部提出的。 这一定义把数字鸿沟界

定为“计算机和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的获取（ Ａｃｃｅｓｓ）率之间

的差异” ［１６－１７］ 。 不难看出，人们处于数字鸿沟不

同侧面的很重要原因之一， 是对计算机和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等信息源获取的缺失。
公共图书馆作为促进社会信息公平的一种

制度安排，其物理存在与人们的信息贫富状况

之间有何种关联？ 澄清这一问题，不仅有助于

理解公共图书馆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也对公共

图书馆职能的设计和服务理念的转型具有重要

意义。 于良芝教授所提出的个人信息世界概念

框架为理解用户的信息行为及由此而产生的信

息贫富分化的后果提供了一个整体性理论视

角。 基于个人信息世界概念，从用户对图书馆

这一信息源的使用及其产生的结果这一视角展

开分析，将有助于理解图书馆何以可能促进信

息富裕化。 如前文所述，个人信息世界由内容、
动力和边界三个要素构成。 其中，个人信息世

界的内容要素指信息主体活动的对象，共包括

四个维度，即可及信息源、可获信息源、基础信

息源和信息资产。 这四个维度之间的关系是：
可及信息源指明了个体周边物理存在的信息

源，但是，并非所有可及信息源都会成为可获信

息源；而可获得信息源中，只有那些能够被用户

常规性利用的信息源才进入了个体基础信息源

的范畴；最终，只有部分基础信息源真正被信息

主体利用并产生信息效用，这便是信息资产。
因此，信息资产是个体对信息源加以利用的认

知结果，所体现的是信息源真正被纳入到个体

认知结构中从而产生信息效用的部分。 可见，
信息资产作为衡量个体信息富裕程度的重要尺

度，既凝结了信息源的物理存在的潜在影响，也
体现了人们对信息源进行加工、消化和使用的

认知结果。 因此，作为物理存在的公共图书馆

对用户信息贫富状况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体

现在对其信息资产的影响。 同时，研究发现，人
们的信息贫富状况受诸多因素影响。 例如，Ｅｂｏ
发现，收入明显影响人们的信息贫富状况［１８］ 。
Ｌｏｓｈ、ＭｃＬａｒｅｎ 和 Ｚａｐｐａｌａ 则发现，职业（ Ｏｃｃｕｐａ⁃

ｔｉｏｎ） 与 人 们 的 信 息 状 况 存 在 关 联［１９－２０］ 。
Ｄｉｍａｇｇｉｏ 等认为，性别和年龄（ Ｇｅ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Ａｇｅ）
对信息贫富状况存 在 影 响［２１］ 。 Ｃｏｒｎｆｉｅｌｄ 和

Ｒａｉｎｉｅ 检验了教育水平之于人们信息贫富状况

的影响［１５］ 。 Ｈｏｆｆｍａｎ、Ｎｏｖａｋ 等则发现，民族和种

族（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ａｃｅ）对人们信息贫富状况也

存在一定程度的影响［２２－２３］ 。 为此，要证实图书

馆物理存在与用户信息资产丰富化之间的实际

关系，需要控制收入、教育等诸多人口统计学

变量。
基于上述原因，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３：在控制人口统计学特征的前提下，

图书馆的物理存在对用户信息资产丰富化具有

积极效应

显然，信息源的物理存在只是促进用户信

息富裕化的一个潜在因素。 信息源真正发挥信

息减贫效用的前提，是用户真正使用此信息源。
从另一个角度看，即使就近不存在信息源，在具

有信息需求和信息获取能力的前提下，用户可

能在更大的范围内寻找信息源。 可见，信息源

的物理存在与用户对信息源的使用有明显的区

别。 为此，本研究调查了用户在过去一年是否

在图书馆开展过信息搜索、阅读 ／ 浏览、参观、学
习等信息获取活动，并将此作为对图书馆实际

使用情况的测度。 与假设 ３ 相类似，本研究以用

户对图书馆的实际使用为主要解释变量，解析

其与个体信息贫富状况之间的关系。 这一分析

框架可以具体化为假设 ４。
假设 ４：在控制人口统计学特征的前提下，

对图书馆的实际使用对用户信息资产丰富化和

智识水平的提升具有积极效应

３　 研究结果

３．１　 生活环境具有相似性的人群内部的信息贫

富分化现象

３．１．１　 城市人群中的信息富裕组与贫困组比较

分析

在关于贫富分化的研究中，通常根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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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在关键变量（如经济收入）上均值的大小将

其分为富裕者、贫富居中者和贫困者。 本研究

关注的是信息贫富分化现象，因此以受访者在

个人信息世界各维度上得分的高低，通过快速

聚类（Ｋ－ｍｅａｎｓ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将城市人群分

为信息贫富状况不同的三组，其中信息贫困组

共 ２１６ 人，信息富裕组共 ２０４ 人，其余 ３３４ 人为

信息贫富居中组。

表 ６ 展示了对城市人群中的信息富裕组和

信息贫困组进行独立样本 ｔ 检验的结果。 由表 ６
可见，在个人信息世界的八个维度上，城市人群

中的信息富裕组均显著优于信息贫困组。 这表

明，即使对于生活在相似的社会经济环境中，信
息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仍然非常明显。 本研究

所提出的假设 １－ａ 被否定。

表 ６　 城市人群中信息富裕组与贫困组各维度均值比较

维度 组别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ｔ

可及信息源
贫困组 ２１６ １８．８９ １６．５４

富裕组 ２０４ ４４．５９ １９．０８
－１４．７４∗∗

可获信息源
贫困组 ２１６ １８．６５ １５．０５

富裕组 ２０４ ４４．５３ １７．５７
－１６．２１∗∗

基础（惯用）
信息源

贫困组 ２１６ ３１．３４ １６．８１

富裕组 ２０４ ８５．８８ １２．１５
－３７．９０∗∗

信息资产
贫困组 ２１６ １４．４６ ８．２９

富裕组 ２０４ ５０．７５ １３．５６
－３３．２３∗∗

时间
贫困组 ２１６ ３１．１７ ２０．０１

富裕组 ２０４ ５３．７７ １４．６９
－１３．１２∗∗

空间
贫困组 ２１６ １１．２６ １３．０６

富裕组 ２０４ ４１．００ １９．２７
－１８．５８∗∗

智识
贫困组 ２１６ ２６．９３ １７．８７

富裕组 ２０４ ５９．６３ １５．７２
－１９．８４∗∗

动力
贫困组 ２１６ ４５．９１ ２２．５０

富裕组 ２０４ ７１．２９ １７．５４
－１２．８３∗∗

　 　 ∗ｐ＜０．０５，∗∗ｐ＜０．０１，文中表 ６－９ 同。

３．１．２　 农村人群中的信息富裕者与贫困者之间

的比较

对农村样本人群进行快速聚类分析，仍将

其分为三组，其中信息富裕组有 １９２ 人，信息贫

困组 １５６ 人，其余为信息贫富居中组。 进而对农

村样本人群中的信息富裕组与贫困组在个人信

息世界八维度上的得分进行独立样本 ｔ 检验。

结果表明（见表 ７），农村样本人群中的信息富裕

者在个人信息世界八维度上的得分均显著高于

贫困组。 与本研究对城市人群的分析类似，即
使生活在相似的社会环境中，农村人群中的信

息贫富两极分化仍然明显。 本研究所提出的假

设 １－ｂ 也被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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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农村人群中信息富裕组与贫困组各维度均值比较

维度 组别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ｔ

可及信息源
贫困组 １５６ １８．５１ １６．７６

富裕组 １９２ ５２．６１ １８．６３
－１７．７６∗∗

可获信息源
贫困组 １５６ １４．９３ １２．３９

富裕组 １９２ ４４．３６ １６．４２
－１９．２２∗∗

基础（惯用）
信息源

贫困组 １５６ ２７．０８ １３．９５

富裕组 １９２ ８１．７８ １７．３１
－３１．９４∗∗

信息资产
贫困组 １５６ １３．２９ ５．９２

富裕组 １９２ ５０．６１ １７．７１
－２５．１９∗∗

时间
贫困组 １５６ １３．４６ １５．８６

富裕组 １９２ ４３．５０ ２０．０３
－１５．２５∗∗

空间
贫困组 １５６ １０．３９ １３．３０

富裕组 １９２ ５９．２６ ２０．９６
－２５．２８∗∗

智识
贫困组 １５６ ３３．０９ １９．２２

富裕组 １９２ ６１．３０ １４．７６
－１５．４８∗∗

动力
贫困组 １５６ ４８．９０ ２０．０９

富裕组 １９２ ７３．５９ １５．７１
－１２．８７∗∗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发现，无论是城市人群

还是农村人群，其内部都存在着明显的信息贫

富分化现象。 整体而言，信息贫富状况不因人

们生活于相似的社会环境而趋同。 由此，本研

究所提出的假设 １ 被否定。

３．２　 城乡两个人群之间的信息贫富状况比较

３．２．１　 城乡两个人群中的信息富裕组之间的

比较

既然城乡两个人群中都存在信息贫富分化

现象，那么城市人群中的信息富裕者是否比农

村人群中的信息富裕者更“富”呢？ 为回答此问

题，笔者对城乡两个人群中的信息富裕者进行

了独立样本的 ｔ 检验。 如表 ８ 所示，在可及信息

源维度上，农村人群中的信息富裕者明显优于

城市人群中的信息富裕者。 这一结果与人们的

日常经验恰恰是相反的。 按常理，城市中信息

源更加富集，这一人群中的信息富裕者应当具

有更广泛的可及信息源。 结合笔者此前在本项

目和其他项目中的现场经验，出现这一结果也

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例如，笔者此前针对农村

居 民 的 “ 信 息 源 视 野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Ｈｏｒｉｚｏｎ）”进行研究时发现，农村人群中很多人

因具有较大的人际交往网络而完善了自己的知

识结构，从而变得信息富裕［２４］ 。 另外，由于本研

究所涉及的农村样本人群中，有 １１６ 名受访者长

年在外地务工，占农村受访者总数的 １８． ３８％。
由于我国农村劳动力中介市场尚不完备，多数

外出务工农民的工作机会是自行寻找。 这意味

着，除非有着比较敏锐的信息意识，否则这些农

民工很可能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机会。 而且，农
民工外出务工的工期一般较短，很多农民工需

要在每年过完春节后重新寻找工作机会。 显

然，在劳动力中介市场不完备的情况下，年年都

能够找到合适工作机会的农民，在把握信息的

能力方面具有一定优势。 这些具有较敏锐信息

意识的农民进入城市或外乡务工后，仍然会敏

锐地“发现” 身边的信息源。 按这个逻辑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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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农民中的信息富裕者不仅因拥有相对宽广

的人际信息网络而信息富裕，也会因及时“发

现”其外出务工地有价值的信息源而信息富裕。
与此相反，城市中尽管信息基础设施相对完善，
但对城市中长期定居的人群而言，却因生活习

惯（如缺乏人际信息交流）等诸多原因而“忽视”
身边的信息源。 笔者观察发现，由于其从事工

作的专业性程度相对较高，城市中的精英人群

反倒对周边信息源不是非常敏感。 例如，专业

的研究者对自己领域的专业信息源（如专业数

据库）非常熟悉，但常常“忽视”与朋友交流或者

从公共图书馆中获得信息。 然而，仅就本研究

所获取的数据而言，尚无法完全解释城市人群

中的信息富裕者为何会倾向于忽视周边信息

源。 这一问题需要后续研究的跟进。

表 ８　 城乡两个人群中信息富裕组均值比较

维度 组别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ｔ

可及信息源
城市 ２０４ ４４．６２ １９．０８

农村 １９２ ５２．６１ １８．６３
－３．９９∗∗

可获信息源
城市 ２０４ ４４．７３ １７．５７

农村 １９２ ４４．３６ １６．４２
０．０２７

基础（惯用）
信息源

城市 ２０４ ８５．８４ １２．２６

农村 １９２ ８１．７８ １７．３１
２．８２∗∗

信息资产
城市 ２０４ ５０．７３ １３．５９

农村 １９２ ５０．６１ １７．７１
０．２１９

时间
城市 ２０４ ５３．７７ １４．６９

农村 １９２ ４３．５０ ２０．０３
５．９６∗∗

空间
城市 ２０４ ４１．００ １５．６８

农村 １９２ ５９．２６ ２０．９６
－９．０８∗∗

智识
城市 ２０４ ５９．６２ １９．２２

农村 １９２ ６１．３０ １４．７６
－１．１６９

动力
城市 ２０４ ７１．１６ １７．５９

农村 １９２ ７３．５９ １５．７１
－１．３９６

　 　 如表 ８ 所示，在可获信息源维度上，城乡两

个人群中的信息富裕者并没有出现显著差异。
这表明，虽然农村人群中的信息富裕者具有更

大的人际信息网络，并更可能敏锐地发现身边

的信息源，但是，就人们对身边信息源的实际使

用情况而言，城乡两个人群中的信息富裕者并

没有很大差别。 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农村人

群的受访者即便能够敏锐地发现一些有价值的

信息源，但也未必有机会真正使用这些信息源，
从而导致了农村人群中的信息富裕者虽然在可

及信息源方面具有优势，但在可获信息源方面

却不再有明显优势。
从基础信息源维度的比较结果来看，城市

人群中的信息富裕者显著优于农村人群中的信

息富裕者。 本研究中，基础信息源主要涵盖过

去半年中受访者使用过的图书、杂志、报纸、电
视、网站、人际信息源和专业数据库等信息源。
城市人群中的信息富裕者在基础信息源维度上

的得分更高，由此表明，同为信息富裕者，城市

人群在使用信息源类型的多样性方面明显优于

农村人群。 但是，进而比较城乡两个人群在信

息资产维度上的得分却发现，这两个人群并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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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差异。 根据《个人信息世界

量表》，信息资产与基础信息源所测度的信息源

类型完全一致，只是信息资产进一步测度了受

访者在过去半年中使用这些信息源的频率。 这

说明，即使城市人群在日常使用信息源的多样

性方面具有优势，但如果考虑到对这些信息源

使用的频率时，这种优势就消失了。 也就是说，
农村信息富裕者所使用信息源的类型不如城市

富裕者多样，但就对这些信息源的使用频率而

言，城乡两个人群中的信息富裕者并无明显区

别。 正因为如此，这两个人群才能成为各自所

属更大人群中相对信息富裕的那一部分。
如表 ８ 所示，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城

乡两个人群中的信息富裕者表现出相反的状

态：城市信息富裕者在时间维度上显著优于农

村信息富裕者，但就开展信息活动场所的多样

性而言，农村信息富裕者更具优势。 本研究认

为，城市信息富裕者在时间维度上的优势更多

地源自于其职业属性。 本研究所获得的城市样

本人群中，管理人员、专业人员和办事人员共

３９０ 人，占有效样本数的 ６２．３％；而在农村样本

人群中，绝大多数从事种植、养殖行业或务工。
显然，从事管理或专业技术等方面工作的人群，
为完成工作，就需要花大量时间获取信息。 但

对于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的人群及以体力劳动为

主的务工者而言，其工作本身并不需要花非常

多的时间获取信息。 本研究认为，所从事职业

类型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农村信息富裕

者每天花在信息搜索、阅读 ／ 浏览、参观、学习等

方面的时间比城市信息富裕者少。 农村信息富

裕者在空间维度上的优势再次验证了前文对于

这一人群在可及信息源维度上优势的解释。 根

据《个人信息世界量表》，空间维度测度了受访

者在过去一年中，图书馆、展览馆、课堂或培训

场所、会议、书店 ／ 报刊亭、车站、旅行途中等场

所获取信息的状况。 与可及信息源相类似，农
村信息富裕者再次在这个维度上优于城市信息

富裕者。 本研究认为，这一状况与前述农村信

息富裕者的生活、工作特征紧密关联。 如前所

述，在缺乏工作中介的情况下，很多农村信息

富裕者能否获取有用的信息直接关乎其能否

找到合适的工作，进而对其生活产生重大影

响。 因此，农村信息富裕者更可能积极主动地

使用周边信息源以获取信息。 相比之下，城市

人群的工作、生活状况较为稳定，使用周边信

息源的主动性也可能下降。 然后，正如前文所

述，与可及信息源维度相类似，仅就本研究所

获取的证据，上述解释仅仅是一种可能而非必

然。 对于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澄清，同样需要后

续研究的跟进。
由表 ８ 可见，在智识和动力两个维度上，城

乡两个人群中的信息富裕者均值差异不显著。
据此可以认为，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的信息富

裕者，其智识水平和动力状态均达到一个较高

水平，因此，两个人群在这两个维度上的得分没

有明显差别。
３．２．２　 城乡两个人群信息贫困组之间的比较

上文分析发现，城市人群中的信息富裕者

并不一定比农村人群中的信息富裕者更加信息

富裕。 那么，农村人群中的信息贫困者是否会

比城市人群中的信息贫困者更加信息贫困呢？
表 ９ 展示了城乡两个人群中的信息贫困者在个

人信息世界八个维度上得分独立样本 ｔ 检验的

结果。
与信息富裕者相反，在可及信息源维度上

城乡两个人群中的信息贫困者得分无显著差

异，但在可获信息源维度上，城市信息贫困者得

分显著高于农村信息贫困者。 如前所述，农村

信息富裕者在可及信息源上的优势在很大程度

上源自这一人群较为宽广的人际信息源。 对农

村信息贫困人群而言，这种人际信息源的优势

消失了。 而且，生活于农村相对弱势的人群常

常缺乏外出务工的能力和机会，这个留守于乡

村的群体在生活环境和信息需求方面都与信息

富裕人群不可同日而语。 对于城市信息贫困者

来说，上述逻辑也基本成立。 概括而言，城乡两

个人群中的信息贫困者的可及信息源都同样贫

乏。 然而，由表 ９ 可见，城市信息贫困者在可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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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９　 城乡两个人群中信息贫困组均值比较

维度 组别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ｔ

可及信息源
城市 ２１６ １８．８９ １６．５４

农村 １５６ １８．４６ １６．７２
０．２４８

可获信息源
城市 ２１６ １８．６５ １５．０５

农村 １５６ １４．４９ １２．４６
２．８２∗∗

基础（惯用）
信息源

城市 ２１６ ３１．３４ １６．８１

农村 １５６ ２７．２３ １４．０４
２．４９∗

信息资产
城市 ２１６ １４．４６ ８．２９

农村 １５６ １３．３５ ５．９４
１．４３４

时间
城市 ２１６ ３１．１７ ２０．０１

农村 １５６ １３．４８ １５．８１
９．１７８∗∗

空间
城市 ２１６ １１．２６ １３．０６

农村 １５６ １０．４１ １３．２６
０．６１８

智识
城市 ２１６ ３３．１７ １７．８７

农村 １５６ ２６．９３ １９．１８
３．２２∗∗

动力
城市 ２１６ ４５．９１ ２２．５０

农村 １５６ ４９．１２ ２０．２１
－１．４１８

信息源维度上明显优于农村信息贫困者。 本研

究认为，即使与农村信息贫困者一样缺乏可及

信息源，但城市人群从各种不同信息源获取信

息的机会仍然大于农村信息贫困者。 由于信息

贫困者的共同特征之一是，这些人群的信息行

为常常较为被动。 由于城市中相对完善的信息

基础设施，城市信息贫困者被动“暴露（ Ｅｘｐｏ⁃
ｓｕｒｅ）”于信息之下的可能性远远大于农村信息

贫困者，由此使城市信息贫困者在可获信息源

维度上优于农村信息贫困者。 与此相类似，城
市信息贫困者在基础信息源维度也具有相对的

优势。 但是，从信息资产的角度看，城乡两个人

群中的信息贫困者都同样“信息贫困”。 与信息

富裕人群相类似，由于城市人群的职业特征等

诸多原因，城市信息贫困者在日常用于信息活

动的时间方面明显优于农村信息贫困者。 但

是，无论城乡哪个人群中的信息贫困者，实际都

缺乏主动积极的信息获取行为，因此，在空间维

度上，这两个人群并无显著差异。 而城市信息

贫困者在其职业特性及生活环境等诸因素的影

响下，尽管其相对信息贫困，但在智识水平上仍

优于农村信息贫困者。 同样，因为信息贫困者

消极被动的信息行为，在动力维度上城乡两个

人群中的信息贫困者并无显著差异。 总之，由
表 ９ 可见，在可及信息源、信息资产、空间和动力

维度上，城乡两个人群中的信息贫困者都同样

信息贫困，而在可获信息源、基础信息源和时间

维度上，城市信息贫困者则具有相对的优势。
综上所述，本研究所提出的假设 ２ 没有得到

完全支持。

３．３　 图书馆物理存在对于用户信息资产的效应

如前所述，内容、边界、动力是个人信息世

界概念框架的三个要素。 其中，个人信息世界

的边界和动力都与信息主体长期的生活方式和

习惯有关，而信息资产则不仅反映了个体信息

获取积极性和主动性，也体现了个体长期行为

实践的认知积淀。 基于这种考虑，本研究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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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图书馆对于用户的信息贫富状况干预是有

效的，则图书馆的物理存在和使用状况应当对

信息资产的积累具有一定的效应。
如表 １０ 所示，在以整体人群的信息资产为

因变量的模型中，当控制了性别、年龄、民族、收
入、教育水平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后，图书馆的物

理存在对于其用户信息资产的富裕化有着显著

的正向效应。 由此，假设 ３ 得到了支持。

表 １０　 图书馆的物理存在对于不同人群信息资产的影响

整体人群 富裕组 居中组 贫困组 城市人群 农村人群

性别
１．５５６ １．２３８ ０．８１０ －０．０２６０ ０．５８４ ２．４０６∗

（１．８７） （１．６６） （０．７６） （－０．０２） （０．４６） （２．１９）

年龄
－０．０７３４ －０．０５６６ ０．０４００ ０．１４２ －０．１４８ －０．０３２５

（－１．５４） （－１．３６） （０．６６） （１．１４） （－１．７７） （－０．５６）

民族
０．４０４ ０．１３６ －０．４１５ －２．１１６ １．７４７ －１．６８６

（０．２２） （０．０９） （－０．２３） （－０．４２） （０．７６） （－０．５３）

收入
１．１６７∗∗∗ ０．１６３ ０．１９０ １．１２７∗∗ １．０５７∗ １．１６９∗∗∗

（５．３７） （０．６３） （０．６３） （２．６９） （２．４４） （４．０４）

教育水平
４．６８１∗∗∗ ０．６８５∗ １．４９４∗∗∗ ２．５５５∗∗∗ ４．１４３∗∗∗ ４．９２５∗∗∗

（１７．５２） （２．４５） （３．７７） （４．２９） （６．８４） （１６．１３）

图书馆的

物理存在

６．６５５∗∗∗ －０．２１４ －０．４３７ －１．１６８ ７．０８４∗∗∗ ６．４２４∗∗∗

（７．６９） （－０．２５） （－０．４２） （－０．５３） （５．３５） （５．２７）

截距项
４．８７７ １１．９９∗∗∗ ２９．２６∗∗∗ ３０．９３∗∗∗ ９．２８６∗ ４．０４７

（１．７４） （４．７７） （８．４７） （４．６９） （２．０５） （０．９９）

Ｎ １４９５ ３４０ ５１９ ３８４ ６７８ ８１７

　 　 注：括号内数值为 ｔ 值
∗ｐ＜ ０．０５，∗∗ｐ＜ ０．０１，∗∗∗ｐ＜ ０．００１

　 　 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是，公共图书馆

的物理存在是否对信息贫富程度不同的人群具

有不同的效应？ 或者说，图书馆的物理存在是

否会对信息贫困者的信息富裕化产生更大影

响？ 为回答这些问题，本研究进而对整体样本

人群进行聚类后，分析图书馆的物理存在之于

信息贫富状况不同的三组人群的具体效应。 如

表 １０ 所示，当以富裕组、居中组和贫困组的信息

资产为因变量时，在控制人口统计学特征的前

提下，图书馆的物理存在不再具有显著效应。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图书馆物理存在之于人

们信息富裕化的影响并非特别指向某个阶层，
而是全局性的。 换言之，公共图书馆的受益者

是整个社会人群，而不是特定信息贫富程度的

某个人群。
另外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是，图书馆的物

理存在对于城乡两个人群是否有不同的效应？
基于中国社会的城乡二元结构，是否存在城市

或乡村人群信息富裕化更依赖于图书馆的物理

存在？ 为此，本研究进而检验了以城市人群和

农村人群的信息资产为因变量并控制人口统计

特征的情况下，图书馆的物理存在所产生的效

应。 如表 １０ 所示，在城乡两个人群中，图书馆的

物理存在均对人们信息资产具有显著的正向效

应。 这进一步说明，公共图书馆物理存在的意

义在于兼顾城市和乡村，在二元结构的社会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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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下，无论城市还是乡村，建设公共图书馆有益

于居民信息富裕。

３．４　 对图书馆实际使用之于人们信息资产的

效应

图书馆的物理存在并不意味着用户的自动

使用，为此，本研究检验了对图书馆的实际使用

之于不同人群信息资产的影响。 如表 １１ 所示，
当以整体人群为因变量时，对图书馆的实际使

用对信息资产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 而对信息

贫富状况不同的人群而言，上述效应并不显著。
由此可得出与上文基本一致的结论，即对图书

馆的实际使用之于人们信息资产的富裕化是一

种整体效应，并不单独对特定信息贫富状况的

人群起作用。 进一步检验了城乡两个人群后发

现，对图书馆的实际使用对这两个人群均有显

著的正向效应。

表 １１　 对图书馆的实际使用对于不同人群信息资产的影响

整体人群 富裕组 居中组 贫困组 城市人群 农村人群

性别
２．０８６∗ －０．７３５ １．０３７ １．５６５∗ １．２７６ ２．５５３∗

（２．４９） （－０．４６） （０．９７） （２．０８） （１．０３） （２．３３）

年龄
－０．１７４∗∗∗ ０．０９６５ ０．０２６２ －０．１１０∗∗ －０．１９７∗ －０．０４５１

（－３．７１） （０．７８） （０．４３） （－２．７７） （－２．５２） （－０．７７）

民族
１．９９４ －０．６４４ －０．３９７ １．６９６ ２．６３５ ０．８１０

（１．３０） （－０．１７） （－０．２３） （１．３２） （１．２２） （０．３９）

收入
１．００６∗∗∗ ０．８９４∗ ０．１３３ －０．０３７０ ０．９２０∗ １．３３１∗∗∗

（４．５７） （２．１５） （０．４５） （－０．１４） （２．４３） （４．５２）

教育水平
２．７１５∗∗∗ ０．８２７∗ ０．６２７∗ ０．２３６ １．５０２∗∗∗ ４．９００∗∗∗

（１３．９１） （２．１０） （２．５１） （１．２５） （５．９９） （１５．９３）

图书馆的

实际使用

８．１７９∗∗∗ －０．３４９ －１．１１２ －１．９３０ ８．５９１∗∗∗ ６．７０１∗∗∗

（８．９２） （－０．１９） （－０．９５） （－１．７８） （６．７３） （５．１９）

截距项
１６．３５∗∗∗ ４０．７８∗∗∗ ３４．１４∗∗∗ １５．０１∗∗∗ ２３．１３∗∗∗ ２．１９２

（７．０３） （７．３８） （１１．９９） （７．１０） （６．７９） （０．６８）

Ｎ １５７１ ３９７ ５４６ ３７６ ７５４ ８１７

　 　 注：括号内数值为 ｔ 值
∗ｐ＜ ０．０５，∗∗ｐ＜ ０．０１，∗∗∗ｐ＜ ０．００１

４　 讨论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用户中心的理念开始

被信息产品的开发者和信息服务的提供者广泛

接纳。 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在“后现代化”的背

景下，人们信息行为的个性化特征越来越明显，
大量研究者开始反思以整齐划一的方式为用户

提供信息的局限性，并着手于从用户角度理解

信息服务的本质和形式。 例如， Ｃｈａｔｍａｎ 在

１９８０—１９９０ 年代以“信息世界” “小世界” 等名

义，展开了一系列研究，揭示了人们日常信息活

动中的主观性和情境性。 Ｄｅｒｖｉｎ 所发展的意义

建构（Ｓｅｎｓｅ－Ｍａｋｉｎｇ）学说更彻底地从认知建构

的视 角 对 人 们 的 信 息 行 为 做 出 了 解 释。
Ｓａｖｏｌａｉｎｅｎ 则从信息源视野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Ｈｏｒｉｚｏｎ）的角度，解析了人们如何通过信息源偏

好（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的“过滤”，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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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地使用信息源获取信息，满足其信息需求。
本研究正是以于良芝、周文杰等人关于信息贫

富分化及其与公共图书馆关联性研究为基础，
深入考察了信息贫富分化的普遍性，并检验了

图书馆物理存在和对图书馆的实际使用之于人

们信息富裕化的效应。 本研究主要站在用户中

心的角度，从用户中普遍存在的信息贫富分化

入手，分析和检验图书馆在解决信息贫富分化

这一社会问题过程中的角色。 基于实证数据和

理论判断，需要对在信息社会背景下公共图书

馆的职能和定位问题做出回答。
首先，由本研究的相关发现可以看出，准确

认识和定位用户对于图书馆事业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正如前文所揭示的，一方面，从个人信息

世界的角度看，用户中贫富分化清晰地存在着；
另一方面，当对城乡信息贫困或富裕者进行比

较时又发现，这些人群在个人信息世界各维度

上的得分相互交错。 这表明，在信息社会背景

下，用户的信息行为极其复杂，图书馆事业发

展，必须对用户信息需求有清晰的认识和把握。
其次，图书馆职业需要切实基于信息社会

的背景，认真思考若干具体问题。 诸如，在社会

信息化转型的背景下，作为以公益性信息服务

为天职的公共图书馆应当服务于谁？ 对于信息

富裕者，公共图书馆所提供的服务是有价值的

吗？ 是否应当将公共图书馆的职能直接定位为

服务于信息贫困者？ 由本研究所获取的证据来

看，由于城乡两个人群中均存在着明显的信息

贫富分化现象，而图书馆对人们信息资产的影

响是一种整体效应，并不仅仅局限于对特定信

息富裕程度的某一人群。 可见，在信息社会背

景下，图书馆的服务应当广泛涵盖信息富裕者

和贫困者。 因此，本研究认为，在信息社会背景

下，公共图书馆的主要存在形态是作为一种信

息平台（而不是信息渠道）而存在。 在这个平台

上，只有附加了教育活动、辅助用户认知的活

动，其存在才有意义。
第三，图书馆职业还需要思考另外一个问

题：面对信息贫富状况悬殊的人群，公共图书馆

应该如何开展服务？ 显然，对于信息能力本来就

很高的信息富裕者，低水平的信息服务并无很大

的实际意义。 但是，如果把服务的重点放在高层

次、高技术含量的信息服务上，则信息贫困者很

可能会被“逐出”图书馆。 本研究认为，如果没有

对用户信息行为可靠的把握，图书馆职业很可能

陷于两难处境。 这又进一步强化了前文关于加

强对用户信息行为认识重要性的论述。
第四，由于肩负的使命有所不同，公共图书

馆与其他类型的图书馆之间应该在分享共同理

论基础的同时，提供迥然不同的服务。 所谓共

享理论基础，是指无论何种类型图书馆，在对用

户信息行为的理论解释方面应该具有一致性，
惟其如此，图书馆职业才能在信息资源组织方

式等核心问题上凝聚共识，取得进展。 但是，与
提供“数字服务”“专题咨询”等服务的学术型图

书馆不同，公共图书馆更重要的职能是作为一

个信息富集的空间、场所和平台而存在。 这个

平台不为特定信息贫富状况的某个人群而建，
而是具备为不同信息贫富状况的用户提供教

育、学习、娱乐和发展等资源的能力。

５　 结论

以《个人信息世界量表》为工具，本研究对

中国城乡两个人群的信息贫富分化现象，以及

公共图书馆的物理存在与对图书馆的实际使用

之于人们信息资产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 主要

结论包括以下内容。 ①作为公共图书馆信息服

务的对象，城乡两个人群中都普遍存在着信息

贫富分化现象。 ②无论是信息富裕者还是贫困

者，城市人群的信息贫富状况并不一定明显优

于农村人群。 ③图书馆的物理存在作为一种整

体效应对居民的信息资产丰富化有着积极的影

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指向特定信息富裕程度的

人群，城乡之间在此方面无差异。 ④对图书馆

的实际使用同样对整体人群（既对城市人群，又
对农村人群）的信息资产具有积极效应，且不指

向特定信息富裕程度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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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尽管证实或证伪了研究假设中所提

出的一些问题，但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事实上引

发了更多的思考。 诸如，为什么农村信息富裕

者在可及信息源和空间两个维度上优于城市信

息富裕者，其背后的机理是什么？ 再如，究竟是

使用图书馆导致用户更加信息富裕，还是因为

用户信息相对富裕而更倾向于使用图书馆？ 此

外，本研究提出公共图书馆主要是一个实现教

育、学习功能的平台，但如何基于用户的信息贫

富状况实现对信息资源的建设与组织？ 对于这

些问题的回答，尚待后续研究的持续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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